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夕阳停留在她的眉梢眼角。 我们站在她千年的历

史上默默微笑，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冬天流失布拉格
你曾经深爱的人， 她正一点一点失去她的样子， 她的声音， 她

的记忆。 你不会再和她有任何关系，而我们不能做任何事。

世纪末烟花
深夜，万籁俱寂。 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格外清楚。 身边弥漫着

淡淡的玫瑰花香，好像还夹杂着烟草的味道。

２

１８

３４



４３

５０

６６

雪樱飘零
不管你信不信，我都必须告诉你，这世界惟一不可变更的就是

——今生我最爱的永远都是你。

暗 蓝
她以落寞娴熟的姿势点烟，慢慢地啜着杯里的玛格丽特。 从他

的角度看过去，她的侧影不知为何悄然拨动着他的心弦，或许是因
为她看上去太过寂寞的缘故。

夏天里的最后一滴眼泪
生活并不永远是一条平静的小溪， 风月总会衍生出一些无法

构思的巧合和偶然，让我们从狂热后无情地归于冰冷！



蝴蝶来过这世界
伴着悲伤到来的是我努力洗去的回忆，它像一部老电影，从灰

尘里找出来，重新播放。

相隔两米的爱情
是说出真相， 还是保持沉默； 是爱自己应该爱的人， 还是爱自

己心里想爱的人；没有人知道答案。

冰水里的爱情
所有的孤独和失落都随风而去，七月的夜空，原来竟是这么的

美。

８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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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涩雪花残丝情
生活是一个积累伤痛的过程， 像一颗珍珠的形成， 在伤痛中，

我们会变得更加成熟，珍珠会变得更加有光泽……

曲终人已散
乐曲已终，人群已散。 站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孤独就像一匹野

马，在我淋漓的心上跳舞。

诺拉艾梦
温暖和冰冷的交替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人会怀疑。 这个世

界有太多的定律我们无法更改， 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我们无法控
制。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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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那是一个透明的岁月， 没有一粒尘埃落在里面； 微波一漾， 他

们的心就会跟着荡上几荡，纯净悠扬。

最后的恋爱
我生活在那些遥远的少年期的回忆里， 我的脑海里收集那时

的点点滴滴。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熏我们站在她千年
的历史上默默微笑，
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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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卡萨布兰卡

薇雅宁宁

一

又一季过去。 木木， 我们分开已有多久。 生活平静得好像是

一切都过去了， 年少时光的熙熙攘攘， 尘埃与流浪， 爱情与理想

都已止息。 我像悬挂在城市上空的尘埃一样四处漂泊游荡， 然后

忽悠一下老去。

这年的春天来得太过突然。 我甚至没有时间再看一眼这座干

燥的小城， 再跟那些过去的年月说声再见就被迫从上个季节中挣

扎着醒来。 那些属于北方的往事已经被仓促地纪念和歌颂过了，

雁飞回来， 有人逝去有人在。

我的北方， 阴郁的夜空与烟灰色的砖墙， 冬日厚重绵长的

雪， 我想我是与它们决裂了。 我将要去的国度没有逼人的寒气，

它们会在热带的阳光下呐喊， 消融， 最后不见。 割裂这些纠结时

我常会出现幻觉， 我觉得木木还在， 在我纯白明亮的眼底， 在我

来不及讲述的细枝末节。 我的身边还存留着他的记忆。 一盒《 卡

萨布兰卡》 的黑白胶片， 一封信， 一张色彩明艳的画。 画面上是

卡萨布兰卡的旧城区， 蓝得惊人的天空上， 停留着一只柔软的易

曲， 正在熔化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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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刀画笔都已折断， 油画的颜色却依然如眼瞳般明亮。 只是

那卷胶片， 早已磨损得放不出任何图像了， 放映机里只残留一些

若即若离的声音， 听来模糊遥远。 空气里弥漫着的， 是已逝年月

淡淡的哀愁。

我想， 在卡萨布兰卡， 一定有很多破碎的心， 你知道我不曾

再到那里。 所以不得而知。 我想， 我们的爱情故事永远不会实

现。 但是， 看着你远离的背影在暮色里逐渐逝去， 我的心一样痛

楚。 落满灰尘的房间里我听见我的油画安逸的呼吸， 更迭的色彩

上演着别离。 静止在右下角的黑色字迹， 随着纸张的起伏忽暗忽

明。 记忆回溯时的轻微喘息， 在不断倒退的年轮里， 忽然变得尖

锐。

“ 给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 我们的卡萨布兰卡。 ”

——木木

二

很久之后我匆匆走过街角那间 Ｌｏｓｅａｎｎａ时它已经换掉了原本

笼罩着整个酒吧的风景画。 店主将所有的墙壁漆成烟灰的颜色，

深陷的柔软， 像是轻轻触碰就会有记忆掉落。 依旧是繁复的装饰

线条。 昏暗的灯光映照着墙壁上口红的黯淡的字迹， 斑驳， 却有

着触目惊心的美丽。 很多人驻足， 为它们沉迷。 关于那些字迹的

传说被编织成不同的故事在酒吧里流传， 无论是哪一个， 都美丽

忧伤得令人叹息。

可我还记得在很久以前， 有个落魄的男孩子在这面墙上无比

忧伤地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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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 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 请你回到我的身边好吗？ ”

店内悬挂的高脚杯折射出莹冷的光。 靠窗的第三个位置上坐

着一对情侣， 男孩子英俊的侧面， 脊背笔直， 手臂扬起好看的弧

度， 看起来正诉说着什么。 他一定是很激动， 隔着厚重的玻璃我

都能感受到他四处飞溅的热忱。 女孩子罩着宽大的毛衣， 蓝布挽

起长发， 低头用手指敲击着身前的杯子。 她不发一言， 俯视的目

光却格外忧伤。 男孩的热忱得不到回应， 他的情感像水气悬挂在

一侧的窗子上， 被冰冷的玻璃凝成细小的水珠。 那些透明的液体

汇流而下， 在他脚边的画板上流淌出炫目的斑斓。

木木选木木！ 过了许久， 我终于在心底喊出这个连声线都已

遥远的名字。

“ 当爱情出芽， 指间萌发。 女孩她为何不说话。 暗夜沙漠中

的卡萨布兰卡， 短暂得像落花。 ”

三

木木始终无法忘记他与霓萨的相遇。 那个男孩子这样写。 时

间是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男孩写到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天空纯净透

明。 街角的 Ｌｏｓｅａｎｎａ坐满了人。 他在靠窗的第三个位子看见一个女

子。 她穿着宽大的墨绿色亚麻毛衣， 领口处露出一段颀长的脖

子， 鹿一样优雅。 褐色的卷发用蓝布挽着， 安静地趴在她肩上。

她看起来是精致的女孩子， 像个 ＳＤ的娃娃， 有些哀怨的美丽。

他坐在她对面， 在放下画板的瞬间注意到女子放在咖啡杯上

的手指， 白皙而寂寞， 指尖轻微的伤痕似乎是刻刀的印记。

她对他点点头， 眉宇间掩饰不住疲惫的神色。 她说， 我叫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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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

是的， 霓萨。 男孩兴奋起来。 我的小姑娘霓萨。 她有个好听

的名字， 像是初冬时节积雪的田野， 隐约涌动着麦香， 亲和且纯

粹。 男孩写下这些时有些得意地笑了出来， 他很自豪自己有这样

美妙的比喻， 它们念起来格外动人。 霓萨是美院学雕刻的学生，

平日里面对的总是些冰冷的石膏， 抑或潮湿的胶泥。 她用一把锋

利的刻刀在那些坚硬的物质上雕刻出形形色色的模样， 下手迅速

且毫不犹豫。 她似乎很少有朋友。 热爱艺术的孩子， 总有那么些

不合时宜。

那天的酒吧始终流转着一首老歌。 男孩回忆着， 他在十月的

夜晚点燃一支香烟， 然后放在台灯下静静地看它燃烧。 烟雾缭

绕。 男孩凝视着这些烟雾很严肃地思考， 最后他在速写本上写下

一些想了很久的句子。

Ａ ｋｉｓｓ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ｋｉｓｓ， ａ ｓｉｇｈ 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ｓｉｇ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ｉｎｇ ｓａｐｐｌｙ． Ａｓ ｔｉｍｅ ｇｏｅｓ ｂｙ．

男孩写它们的时候手指有一些颤抖， 黑色的字迹晃晃悠悠爬

了速写本满脸。 它们歪歪扭扭地记载下一些故事， 故事里有着流

逝的时光， 有美丽的卡萨布兰卡， 还有个叫做霓萨的美丽姑娘。

那时他并不明白。 这个柔弱的姑娘曾为了他企图与现实对

抗， 她看上去无比坚强， 却最终被厚重的时光打得落花流水。

四

我和木木很快走在一起。 或许早在我们遇见之前， 我与他就

相识了。 我习惯在美院开满蔷薇的围墙外等他， 看着我的木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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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高高的围墙上轻巧地跃下。 他站在墙头上， 双臂展开成飞翔的姿

势， 然后微曲膝盖， 毫不犹豫地跳下来， 鞋子与地面摩擦出迟钝

的声响。 我仰头看着木木， 我觉得他是从天而降的天使。 天使从

青灰色的围墙上落下， 微笑着牵起我的手。

“ 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 现在我们走吧。 ”

我们长时间地呆在木木的画室里。 那是间简陋的画室， 在一

个破旧地下室的最里面， 拥挤狭小， 拉着橙色的帘子。 木木用很

少的钱租下它， 然后放满了他心爱的东西。 沾满颜料的画架， 断

裂的铅笔头， 揉碎的白纸， 精致昂贵的画册。 墙壁是沉静的烟灰

色， 布满色彩斑斓的画。

我抬头的目光恰巧碰到其中的一幅， 如此轻易的注目或许可

以称为邂逅或者遇见。 画中以平静得可怕的风景为衬托， 停留着

一只柔软易曲， 正在熔化的表。 我忽然颤抖着想要后退。 我觉得

害怕， 那些颜色在我的眼睛里扭曲了， 那只表像是要吞掉我。

“ 这是达利的作品。 ”木木扶住我说，“我最喜爱的画家。 ” 他

说起这些的时候， 眼神里闪烁着星辰的光芒。 他说达利是一位具

有卓越想像力的天才画家， 能把梦境的主观世界变成客观而令人

激动的形象。 令人激动的啊！ 木木总要迷失在这个词语里。 我得

承认我并不喜欢这个留着滑稽胡须的男人。 可他令木木这样沉

迷， 那他一定是好的， 尽管他曾经想用他的画来吞掉我。

木木指着达利的画像对我说， 我亲爱的小姑娘霓萨， 他是我

的传奇。

我看着木木， 我在心里说， 木木， 你是我的传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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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再次出现在 Ｌｏｓｅａｎｎａ时我已经爱上达利了。 我与木木兴致盎

然地讨论着关于达利的一切， 优雅的微笑， 并且看起来很严肃的

思考。

你知道作为一个天才画家的恋人， 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已

经很少拿起刻刀去对付那些坚硬了， 相反的， 我越来越长时间地

扑在那些精致昂贵的画册上面， 一看就是一整天。 不得不承认，

达利是个非常迷人的角色。 他在我和木木之间扮演着引线， 扮演

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无数次摔倒在他赋予我的梦境里， 然

后逐渐与他默契。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他， 他传奇性的一生， 他作为画家的非

凡技能。 达利对物象的描绘精细入微， 几乎达到毫发不差的逼真

程度。 通常他将它们放在荒凉但阳光明媚的风景里， 令人联想到

他的故乡加泰罗尼亚地区。 我们彼此猜测着这些谜一样的画面，

并为了时光之眼的最后一滴泪水而争执不休。

但我与他还是和睦的。 不想达利的日子我们会牵着手在街上

来来回回地转悠， 看起来是年轻而新鲜的情侣。 木木替我拿着大

袋的苞米花， 我想要吃的时候就跳起来去他手里抢。 有些时候他

把袋子举得很高让我围着他打转， 有些时候却温柔地低下头来将

它们塞进我的嘴巴里。 我们漫无目的地游荡， 看到喜欢的店铺就

进去转转， 电影院有了好的片子就一定要去看。

我至今还记得与木木看过的第一部影片《 卡萨布兰卡》 。 那

天木木的眼神格外明亮， 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 只是要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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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静， 安静。 时至今日我依旧感激那天的安静氛围， 它让我细心地

看完这样一部美好的电影。 褒曼， 黑白电影所代表的那个卡萨布

兰卡在我心里停留了很久。 阳光、 沙漠、 绿洲和棕榈树， 还有那

些弥漫在流逝时光中的爱情。 当剧场中响起“ 你温暖着我的心，

孩子” 时， 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微笑。 我们如何也战胜不了这个

疯狂的时代， 但是孩子， 你温暖着我的心。

六

如同所有美丽而忧伤的故事一样， 我必须得告诉你事情的另

一面。 不然你会认为我们的爱情是好的， 是美的， 是教堂塔尖悬

挂的虔诚。 姑且称为爱情吧， 与木木相处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什么

是陪伴， 却忘记了怎样才算爱。

我们生活在北方的重工业城市。 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 刺鼻

的硫磺气味里飘荡着大朵的烟尘。 没有很多的绿色， 你可以看见

千疮百孔的梧桐与白杨。 肮脏与贫穷， 它们扼杀了天才画家木木

的灵感。

很多时候我陪他出去写生。 我们幻想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天空湛蓝， 路旁是琳琅满目的花朵， 我们踩着它们像是在色彩中

旋转着起舞， 这些美丽的舞步一定会被完整地记录在画布上。 然

而事实并非这样， 看着那些千篇一律的楼房与日益溃烂的花朵木

木就开始沮丧， 他在这个时候会显得暴躁不安， 喜怒无常。 他黑

色的眼睛不断寻觅着可以停留的地方， 试图用画家敏感的触觉去

捕捉一切美丽的景象。 可总是失望， 总是失望。

小城肮脏的空气与破碎的形象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年轻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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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高洁的爱情。 是的， 爱情。 木木与他的画板有着惊世骇俗的

爱情。 他把她们看做无比美丽的姑娘， 搽缤纷的胭脂， 穿着柔软

的衣裙赤足行走， 会随着他的手指起舞。 她们是他的爱人， 在每

个无人能懂的夜晚伴随他， 宽慰他， 不离不弃。

木木无数次地对我说我们得离开， 他背着画板以一种绝断的

姿势站在我面前。 他说如果我们离开这里， 就会有转机， 会有点

希望。 如果继续留在这里， 她会有所依附， 会继续和我争斗下

去， 然后她会怀恨我， 并在怀恨中凋零。 他说这些的时候用手摩

挲着柔软的画布， 那看起来是最温暖的爱抚。

我从不怀疑我会和木木一起离开这里， 我们是要一直在一起

的。 我与他那样相似， 爱着画笔， 爱着达利， 我以为我与他可以

相通至灵魂的最深处。 于是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说木木， 你去

哪里我都跟你一块。

木木不说话。 他微笑着打开画夹， 从第三层里取出一张地

图。 然后闭上眼睛， 手指沿着地图边缘画了几圈， 然后停留在地

图上的一个角落不再离开。

我望着他卷翘的睫毛愣了一会儿才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大西

洋沿岸的城市， 遥远的北非。 阿特斯山脉是她的依靠， 直布罗陀

海峡悬挂在她的发梢。 海风轻抚她安详的容颜， 白鸟划破她黑色

的眉眼。 那座城市在摩洛哥的历史上妩媚百年， 亘古不变——卡

萨布兰卡。

七

我从小就是富裕的孩子， 木木亦然。 这种过于奢侈却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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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戒指
任何代价的富裕终于让我们站在那个梦寐以求的地方， 大西洋岸

边一座风光旖旎的城市， 传说中的“ 北非巴黎” 。

美丽的卡萨布兰卡。 满街都是白色的建筑物， 铸铁的阳台，

ＡｒｔＤｅｃｏ风格的装饰纹， 温柔敦厚的圆弧状线条， 雪白的高墙大院

映衬着棕榈树的枝叶。 城市所特有的闲情逸致， 就在一点落花间

温柔地旋转。

与木木站在这片土地上时我的心情格外明媚。 我们像是完成

了一个任务， 把梦想归到现实。 木木穿着他卡其色的大风衣， 站

在大西洋柔和的海风中远眺， 温柔散落一地。 我们牵着手穿过干

净的街道， 迎着异国色彩缤纷的目光幸福地微笑。 卡萨布兰卡，

这个在脑海中在言语里无数次出现的名字， 那些曾在电影中无数

次反复的画面， 终于在我们眼前展开成美丽的画卷。

我们花了整个下午坐在“ 南国棕榈” ， 那个时刻飘荡着怀旧

老歌的咖啡店。 在看《 卡萨布兰卡》 时我便想知道现在的它是否

还如电影中的一样， 与那流逝而过的年代一样， 散发着诱人的芬

芳。

推开门的瞬间错觉。 好像是站在黑白电影里亨弗莱·鲍嘉的

“ 里克夜总会” ， 安然地坐在酒吧角落， 在缭绕的烟雾与琴音里

瞥见美丽的伊尔莎款款走了过来， 向低头弹琴的黑人乐师山姆颔

首招呼──她（ 浅笑） ： “ 你好， 山姆。 ”

他（ 一愣） ： “ 你好， 伊尔莎小姐。 我没想到会再次见到

你。 ”

她（ 感慨） ： “ 那么久了。 ”

他（ 点头） ： “ 是啊， 往事如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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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恳求山姆为她弹唱那首他们彼此熟悉的《 时光流逝》 ：

“ 叹息一瞬间， 甜吻驻心田。 任时光流逝， 真情永不变。 ”

当唱片里的杜利·威尔逊悠悠吐出“ Ａｓ ｔｉｍｅ ｇｏｅｓ ｂｙ” 这句歌

词时， 咖啡店里所有人脸上似乎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一丝恍然若

失的神情。 这么久过去， 他们似乎还在怀念。 空气中永远是怀旧

的味道， 就着五六十年前的经典音乐， 闲坐窗前看卡萨布兰卡的

车水马龙如电影画面般流转不息。

现在我们在卡萨布兰卡的妩媚中穿行。 我的苏格兰格子裙，

木木的卡其色风衣， 它们是否为这温情脉脉的城市增添了一段传

奇。 木木 熏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城市， 这就是最终我们分开的城

市。 卡萨布兰卡， 夕阳停留在她的眉梢眼角。 我们站在她千年的

历史上默默微笑， 一切像情书一样美丽。

八

忘记了是谁说过， 时光流逝， 一切都会改变。 任何不可思议

的事情都会发生， 正如我竟开始说服自己深切地厌恶达利。 这个

狂热而自恋的男人， 他窃取了木木纯净的灵魂。 我总在试着劝说

自己， 达利算什么？ 比起博斯， 克利或夏加尔， 他的东西怪异到

只能引起人心理上的抵触而几乎无法激发正常的艺术想像。 放弃

他吧放弃他吧， 我把这些话编织得日益完美一次次说给木木听，

然后他越来越厌倦。

从卡萨布兰卡回来的几个月里， 木木对于绘画已经到了痴迷

的程度， 它让我感到害怕。 在他所描绘的梦境中， 以一种稀奇古

怪， 不合情理的方式， 将普通物象并列、 扭曲或者变形。 这些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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